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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军教授

打破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语言”隔阂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王喜军教授

　　王喜军，１９６１年生于黑龙江省肇东市，日本北海道药科大学药学博士毕
业。现任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中药学

学科带头人、国家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药典委员会委

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药鉴定分会主席等职，并曾荣获吴阶平医药创新

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及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荣誉。其首创的 “中医方证

代谢组学”研究体系已经成为目前国际药物研究领域的热门科研方向之一。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简介：

证候和方剂是中医学的两个关键科学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医疾病诊断和临

床治疗的有效性。然而，中医证候的模糊性及方剂的复杂性极大地限制了证候

的精准诊断及方剂效应的精准评价，乃至于中药药效物质基础的确认。基于中

药复方给药形式的特殊性及方证对应疗效的专属性，王喜军教授的研究团队以

证候为起点，从方剂入手，建立了系统的关联 “证候诊断－方剂效应评价－药
效物质基础发现”的方法学———中医方证代谢组学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它将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和代谢组学
有机结合，利用代谢组学技术发现中医证候生物标记物，对中医证候进行精准诊断并对方剂整体效应开展

精准评价，利用中药血清药物化学分析鉴定方剂有效状态下的体内显效成分，将血清中外源性方剂显效成

分与内源性证候生物标记物相关联度，发现并确定中药药效物质基础，进而解决与药效物质基础相关的中

药有效性及安全性等质量问题，以及基于临床有效性的中药创新药物发现问题。

“缺乏现代医学、现代生物学认可的语言，是横亘在中医药走向国际化、现代化道路上的鸿沟，而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是一次为全球现代医药研究者 ‘翻译’中医药内涵的尝试。值得骄傲的是，这一尝

试目前进展顺利，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诞生了。”在谈及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时候，王喜军教授就如

同一个父亲介绍自己为之自豪的孩子。

中医药的 “有效性”从 “方剂”和 “证候”开始

长久以来，中医药不能被现代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认可，同时随着现代医学逐渐成为主流，甚至在中国

也有不少人对中医药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主要缘于其有效性难以科学阐明。加之，近期出现了诸多因服

用中药而导致重金属中毒、因注射中药注射剂而产生并发症的病例，“中药治病治得不明不白”、“中医是

玄学不是科学”、“中药能治病其实主要靠安慰剂效应和人体自愈”等各种说法尘嚣迭起。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研究中心所配备的ＷａｔｅｒｓＡＣＱＵＩＴＹＵＰＬＣ
与ＳＹＮＡＰＴＧ２－ＳｉＨＤＭＳ液质联用系统

在王喜军教授看来，造成此番误解

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医药缺乏利用现代

医学与生物学语言阐述的有效性证据。

“如果能够用国际认可的 ‘语言’来证明

中医药的有效性，那么中医药就会被接

受成为现代医药研究的一部分，中医、

中药也能够为自己正名，并被大多数人

所接受。”

中医药内涵十分丰富，在中医理论

中， “方证对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

念，即 “方剂”治疗 “证候”。这里 “方

剂”就是药物，需要证明有效性的正是

这些 “方剂”，而 “证候”就是需要治疗

的疾病。然而传统阐述“证候”的语言



２０１６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往往生涩难懂，“肝郁气滞”、“心脾两虚”，方剂更是

由众多来源复杂的天然药物组成……正是这些缺乏客

观标准的症状描述与多药物组成的方剂复杂体系造成

了现代医药研究者与普罗大众对中医药理解上的难度

或误解。那么能够被认可的有效性阐述又是怎样的

呢？

“中医药有效性的阐述，主要需要解决证候准确

判断和方剂有效性评价的问题。方剂的有效性需要有

一个规范，这个规范由浅及深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

层面是明确方剂有效；第二个层面是阐明方剂的起效

机制，就是说产生效果的是什么代谢通路、什么人体

环节等；第三个层面就是确定什么物质在起效过程中

起到了什么作用。只有把这三个层面都阐述清楚了，这个方剂的有效性才算得到了证明。”

而评价方剂有效性的前提，则是准确评价证候。证候是由对多个症状集合体的综合分析得来的，而在

中医中，同样的症状可能对应完全不同的证候，其中缺乏客观标准。同样是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口

苦咽干、目眩这些症状，可能是肝郁气滞，也可能是肝郁脾虚等等。在缺乏客观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中医

医生们往往只能靠自身经验，结果便是不同的分析方法、着眼点，分析出了完全不同的证候判断。“要想

评价方剂的有效性，对应的证候都没有客观标准，我们又怎么能评价它呢？”王喜军教授笑称。

第十六届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

“代谢组学”与 “质谱技术”助力 “中医方证代

谢组学”的发展

针对有效性阐述的难题，王喜军教授给出的答案

就是———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

９０年代初，针对中医临床配伍用药的特点及方剂
多成分相互作用复杂性，王喜军教授提出了以方剂为

研究对象，从口服方剂后的含药血清中分离中药体内

直接作用物质并通过药代动力学特性及药效相关性研

究发现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策略，突破经典的从单味

中药饮片入手进行体外活性导向分离的天然产物研究

模式，使获得的成分既能体现方剂多药物多成分在吸

收、分布、代谢及排泄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又能体现

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方法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证书

人体对药物的代谢激活或转化作用，超越了体外单味药活性导向分离难以逾越

的障碍，也超越了日本学者田代真一 “血清药物化学”思路及应用局限。

通过一系列深入研究，王喜军教授阐释了１０余种中药复方的药效物质基
础发现的问题，构建了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理论及研究方法，其主持完成的 “中

药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法的建立与实施”获２００２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但是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的研究仅仅解决了体内成分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证

候准确评价的研究。

在进一步解决证候准确评价的研究过程中，王喜军教授遇到了巨大的困

难。中医证候的研究必须整体把握特征，不能仅用有限的生化指标和病理指标

去评价证候。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全面掌握证候背后的整个环节、整个代谢改

变以及其蛋白质指导下代谢物质的表现。然而当时的分离与分析技术并不能支

持这一需求，因此解决证候准确评价的难题几成无解。

转机出现在２００４年。王喜军教授当时出席了在上海举办的一场研讨会，
期间他听了一场由著名代谢组学研究者，帝国理工教授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做的报告。他



从中了解到了代谢组学以及其利用的质谱技术。王喜军教授当场就意识到，这一技术正是打开证候准确评

价研究大门的钥匙，于是当即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美国沃特世公司的ＱＴｏｆ四极杆飞行时间质谱仪。由此，
王喜军教授将代谢组学技术整合于中药血清药物化学研究方案，在发现证候生物标记物的基础上，实现对

中医证候进行精准诊断并对方剂整体效应开展精准评价，同时分析鉴定方剂有效状态下的体内显效成分，

弥补此前中药血清药物化学仅仅分析体内直接作用物质而难以与方剂整体有效性直接关联的缺憾，并发明

了血清中外源性方剂显效成分与内源性证候生物标记物关联度分析技术。“当年虽然有了想法，但是缺乏

技术和平台，如今有了代谢组学这个方法论以及质谱技术这一工具，我终于可以在研究中实现有效状态下

体内显效成分的分析，从而解除了证候研究的技术限制，并最终诞生了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这个概

念。”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传统中医药的国际语言

病害无公害防治技术国家

技术发明二等奖证书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英文名叫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这是一个由王喜军教授
创造的英文单词。随着中医方证代谢组学逐渐被国际学术界所认可，这个来自

中国的单词也成为了正式的学术词汇。王喜军教授为我们说起了这个单词诞生

的小故事：２０１１年，王喜军教授将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内涵、方法及策略写成
论文，发表于一本国际组学杂志上。然而当时并没有专门的英语单词来对应这

一概念，而是用一句冗长的句子来形容。为了方便阅读，也为了进一步推广这

一创新的研究概念，王喜军教授决定创造一个专门的词汇来描述自己的研究成

果。

在经过长时间多次尝试，在文章正式发表前的深思熟虑后，王喜军教授最

后决定取 “Ｃｈｉｎｅｓｅ”的前四个字母、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的前三个字母，以及代表
“组学”的 “Ｏｍｉｃｓ”，于是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作为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正式英
文名诞生了。王喜军教授还特意解释道：“在这个英语单词中，我并没有加入

表达 ‘代谢’的概念，因为我的中医方证代谢组学其实是一个开放的理论概

念，并非局限在 ‘代谢’中，未来还会进一步扩大它的技术内涵及研究的范

围。”

而随着研究成果的逐渐丰富，“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这个词已经为国际学术界所认可，也有不少国际研究
者开始引用与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相关的论文。２０１５年，由著名学术期刊出版集团 Ｅｌｓｅｖｉｅｒ出版的 《Ｃｈｉｎ
ｍｅｄｏｍｉｃｓ》正式面世，代表了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概念已经为学术界所全面接受。

此后，著名的 《Ｎａｔｕｒｅ》杂志也对 “Ｃｈｉｎｍｅｄｏｍｉｃｓ”进行了报道。 《Ｎａｔｕｒｅ》认为王喜军教授开创了
一种能够沟通现代生物学与传统中医学的语言。这种语言让传统中医不再自洽于自身封闭的理论体系中，

而是能够实现与现代生物学的沟通。

从标记物中发现 “生效机制”

“中药方剂中被吹上神坛的不少，六味地黄丸就是其中一个。在不少人的概念中，六味地黄丸什么都

能治，失眠、多梦、头疼、牙疼、腰疼、脚疼等等似乎不管哪儿不舒服，来点六味地黄丸就能治好。”王

喜军教授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但是，从科学角度来讲，包治百病的方剂是不存在的。某个方剂似乎对

任何疾病、症状都有效，这可能是人体的自愈或者安慰剂效应。利用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方法论，我们已

经把不少方剂拉下了 ‘包治百病’的神坛，明确其主要的适应症，阐明其有效性机制。六味地黄丸就是

其中之一。”

通过质谱仪分析患者服药后的含药血清，并对六味地黄丸所针对的证候标记物进行比对，我们已经完

全弄清了六味地黄丸的有效性以及代谢层面的生效机制。以六味地黄丸的发明者，宋代医学家钱乙所著的

《小儿药证字诀》中记载的六味地黄丸治疗小儿 “五迟五软”为例，“五迟五软”的证候包括儿童发育迟

缓、发育不良、牙齿发育晚等，而通过比对证候所对应的标记物，我们发现六味地黄丸进入人体后，主要

通过影响儿童的唾液酸代谢以及黏多糖代谢来解决唾液酸代谢和黏多糖代谢障碍的问题，从而解决 “五

迟五软”证相关病理学上的代谢障碍。同时我们也通过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六味地黄丸进入血液的成分



其实不多，其主要通过影响肠道菌群代谢来实现调整作用。

在解决实际方剂的有效性以及代谢层面的阐明的时候，关键的一点是要搞清楚每个证候对应的标记

物，这样才能够通过比对标记物来研究方剂进入人体后如何对人体起作用。正如同现代医学对各种生理指

标的分类，中医的证候也是分类的。不同的证候之间，有各自的共性：比如肾气虚、脾气虚、心气虚都是

气虚，同时也有各自不同的特性：比如阴黄、阳黄。虽然都是黄疸，但是却是两种不同的证候，有各自不

同的特定标记物。

以黄疸为例，在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研究方法中，我们利用质谱仪找到了能够标记黄疸的４４个标记
物，包括烟酸、谷氨酸、甘氨胆酸等，每一个标记物都能够表达临床功能，并与临床疾病高度关联。而不

同的证候，都有其中最重要的１５个标记物，比如阳黄和阴黄，各自对应了不同的１５个标记物。而一个方
剂是否有效、生效机制如何，就是看方剂进入人体后，什么成分对什么标记物产生了什么影响。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精准医疗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医疗中，目前正强调精准医疗的概念。精准医疗是近期发展起来的新型医学概念与医疗模式。

它以个体化医疗为基础，交叉应用了组学技术、生物信息技术，以及大数据科学。其本质是通过基因组、

蛋白质组等组学技术和医学前沿技术，对于大样本人群与特定疾病类型进行生物标记物的分析与鉴定、验

证与应用，从而精确寻找到疾病的原因和治疗的靶点，并对一种疾病不同状态和过程进行精确分类，最终

实现对于疾病和特定患者进行个性化精准治疗的目的，提高疾病诊治与预防的效益。

中医也可以实现精准医疗，而 “中医方证代谢组学”正是精准医疗的理论基础。通过中医方证代谢

组学，我们能够利用质谱技术准确高效地检测出不同证候对应的标记物，然后通过大数据进行配对，从而

精准地检测出每个患者的准确证候，并利用完善的方剂与证候数据库，匹配出对应的方剂，实现药到病

除。

王喜军教授透露，目前他的团队也在和相关的科研院所合作，建立证候精确诊断数字化平台，以一个

大数据体系来支持精准诊断。同时，他也在研究非血液的检测方法，比如从尿液中检测组学标记物，以实

现非创伤性的检测。

“从前的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根据每一个患者的实际情况制定特定的治疗方案，这其实已经是精准医

疗的雏形了。而现在有了现代实验室检测技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更精确地判断证候，并且给出真正有效

的方剂。”王喜军教授表示。

中医药拥有博大精深的哲学内涵，也经过了千年实践的证明，是中华民族给全人类的瑰宝。然而，要

让世界接受中医药，就必须实现中医药的国际化与现代化。由于 “语言”不通，国际上的现代医学、现

代生物学学术界无法真正理解中医药。“中医方证代谢组学”的诞生解决了 “翻译”难题，将中医体系那

些深邃的中文翻译成了为国际所认可的 “生物学语言”，并推动了中医精准医疗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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